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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场属于盛唐的相遇
◎赵公友

  华夏乡土的烟火文脉，从来都与一口口
古井紧紧相依。自古村落依井而建，人烟随
井而聚，井水不息，民生便不绝。正因井是故
土根基的印记，古人才将漂泊异乡、辞别家
园称作“背井离乡”。
  早期先民掘土为井、构木固壁，工艺简
易难抵水土侵蚀。春秋战国时期，陶圈井应
运而生，成为古代造井技术的一次重要革
新。这种以预制圆筒形陶圈逐节套叠、层层
垒筑的水井形制，规避了土井易塌、木井易
腐的弊端，工艺规整、实用性强，自春秋战国
至汉代，广泛应用于各城邑聚落，成为城市
核心生活设施。
  河南新郑郑韩故城出土的陶井圈，是目
前国内发现的最早的陶圈井遗存。
  汉承先秦造井技艺，又将其推向极致。
  高密市博物馆藏有一件汉代陶井圈，形
制规整匀称，高62厘米，口径88厘米，底径80
厘米，整体呈圆筒状，中段微束腰，线条沉
稳温润，比例恰到好处。器物装饰层次分
明、规制严谨，兼具实用价值与艺术美感。
口沿外折下收，上饰“家常富贵”框格式四
字篆体铭文一周，字形端庄古朴；外沿唇壁
以圆涡纹间隔三角方格纹；腰肩位置排布
八字铭文“常饮食百口宜孙子”，字体介于篆
隶之间，结字古朴自然，尽显汉代书法的质
朴气韵。铭文纹饰下方，均匀分布二十六道
平行凸起弦纹，简洁大气；器身中心对称开
凿两眼水孔，是适配取水灌溉的核心实用
设计。
  此件陶井圈为优质白陶质地，胎土细
腻纯净、烧制均匀，器形周正无偏差，接缝
规整无瑕疵，充分印证了汉代成熟且精湛
的制陶工艺。纵观全国考古发掘成果，各地
出土的汉代陶井圈大多残破缺损、纹饰模
糊，完整器形实属凤毛麟角。高密的这件陶
井圈历经两千年埋藏，形制、纹饰、铭文完
好如初 ，是同类遗存中极为罕见的完整
标本。
  古物出世，向来藏着机缘。高密汉代
陶井圈的现世 ，便是一场乡野间的不期
而遇。
  1983年，在高密大牟家镇大孙家村以南
的田野中，村民平整土地时无意间掘出了这
件古物。当地文化馆随即对此处进行勘探发
掘，除了这件陶井圈，未发现任何伴随器物，
更显其独特珍稀。后来，该器物被确定为国
家一级文物。
  而清代金石考据的重要发现，为这件陶
井圈增添了珍贵的文脉佐证。
  清同治年间，潍县著名金石学家陈介祺
觅得古陶残片，残片留存两种珍贵铭文，恰

与高密陶井圈的文字完全吻合，即“家常富
贵”与“常饮食百口宜孙子”。
  得此陶片，陈介祺欣喜不已，深知其
文史价值，不仅多次与友人书信研讨、寄
送拓片，更专门著文考据，最初将其判定
为陶瓮口沿与腹部残片。陈介祺离世后，
这批珍贵陶片由潍县藏家高鸿裁收藏，诸
多拓本传世至今，为后世考古研究留下了
重要文字资料。经后世比对考据，这批残
陶的文字、纹饰、形制规制，均与高密出土
的完整陶井圈高度契合，学界推测二者大
概率出自同源。
  散落南北的陶井圈遗存，串联起汉代城
邑的繁华盛景。
  湖北纪南城遗址曾出土多节完整陶
井圈。经过勘探，纪南城内及周边已发现
水井数量超过500口。此外，纪南城四周还

分布着大量楚墓 ，有封土的墓葬数量在
600座左右，无封土墓葬更是不计其数。
  水井是人居聚集的直接佐证，人口密度
与水井数量呈正向关联。楚文化学者依据纪
南城密集的水井群落、规模化墓葬遗址推
算，楚郢都纪南城常住人口可达二三十万，
已是繁华大城的程度。
  相较于普通土井、砖石井，陶圈井建造
工艺复杂、制陶成本高，绝非寻常乡野民居
所能营建，多集中分布于都城、郡县等。梳理
全国陶井圈出土脉络可发现，这类遗存或出
自乡民偶然劳作，或源于专家系统考古，或
藏于乡野静待发掘，每一次现世，都在丰富
考古馆藏、完善古建研究体系、填补区域文
脉空白。
  高密陶井圈与陈介祺旧藏残陶的同源
印证，更厘清了汉代潍河中下游的行政与文

化脉络。
  两汉时期，潍河中下游水土丰饶、交通
便利、士族聚居，是齐鲁大地繁华富庶的区
域。经济繁荣、民生安定、手工业发达，才有
余力精工细作、雕琢带铭文的制式井圈，这
也是高密精美汉代陶井圈得以诞生的时代
根基。
  透过器物表象我们可以看到，陶圈井承
载的是古人超前的工程智慧。其独创的“沉
井法”建造工艺，是先秦至汉代工程技术的
重大突破，原理科学、构思精妙，与现代桥
梁、铁路基础施工的沉井技术高度相通。其
施工流程严谨有序：先开挖直径略大于陶井
圈的土井，挖至浅层水土层，置入首节陶圈；
通过圈内挖土，借助陶圈自重自然下沉，逐
节叠加新的陶圈，层层衔接、持续深挖，直至
抵达稳定含水层；部分井圈预留二至四个穿

绳孔，便于施工固定、精准对位，保障井体稳
固垂直。
  随着文化传播融合，秦汉时期陶圈井制
作技术逐步向岭南地区扩散，覆盖范围持续
扩大。陶井圈还衍生出礼仪功能，成为陪葬
明器，寓意故土安稳、活水绵延，寄托了古人
生死相依、安守家园的朴素期望。
  全国多地重大考古遗址出土的陶圈井
遗存，完整勾勒出汉代造井工艺的标准体系
与规模制式。
  高密出土的完整井圈，是整座古井的单
节构件，方寸之间，可见整井规制的宏大。
  各地古井纹饰各有特色，北方多质朴纹
路，南方多简约纹样。北京龙爪槐遗址发现
的汉代陶井圈外饰席纹、内饰漩涡纹；河北
燕下都遗址出土的战国陶井圈，器身饰直
绳纹。
  相较各地遗存，高密汉代陶井圈集篆隶
铭文、圆涡纹、三角方格纹、多层弦纹于一
体，纹饰层次丰富、人文寓意浓厚，在全国同
类器物中尤为珍贵。
  从实用维度审视，陶圈井的工艺优势，
体现了古人适配自然、优化民生的思想。传
统砖石垒砌井壁，不仅耗材费力、工期漫长，
且结构松散、极易坍塌淤积，污水、泥沙易渗
入井中，污染水源、影响饮用。而标准化烧制
的陶圈井，逐节咬合、无缝衔接，整体性极
强。井壁能够均匀分散土层侧压力，抗压稳
固、不易坍塌；槽口式唇沿设计，让上下井圈
精准对位、无缝拼接，保障井体垂直规整，杜
绝泥沙杂物渗入。
  器身中部的双眼水孔，更藏着古人顺应
天时的生存智慧，设计极简却更加科学。汛
期水脉充盈，地下水通过小孔缓缓渗入井
内，蓄积充足活水；旱季，双孔口径狭小，能
有效锁住井水、减少渗漏，最大限度保障人
畜日常饮水需求。一渗一蓄之间，平衡天时
旱涝，透露出先民因地制宜、顺势而为的生
存哲学。
  一口古井，一截陶圈，看似寻常造物，实
则承载着一个时代的记忆。高密汉代陶井圈
这般精工制式的器物，诞生于两汉潍河中下
游的繁华沃土。“家常富贵”是对生活富足的
期许，“常饮食百口宜孙子”是对家族绵延的
祈愿，质朴铭文、规整纹饰、科学工艺，将民
间愿景与造物智慧融为一体。
  岁月流转，古井已退出现代生活，但这
些曾被深埋又重见天日的陶井圈，从未失去
价值。它们是活着的史料，以具象的器物、精
准的规制、鲜活的纹饰，佐证着先民的智慧，
沉淀着古人顺应自然、精工造物、务实求真
的精神。

“淘 井” 记
◎崔斌

李邕书“龙兴之寺”（资料图片）。

汉代陶井圈（资料图片）。 陶井圈腰肩部铭文（资料图片）。

文物会说话

  唐天宝元年（742年），唐朝推行改州为
郡的行政改革，青州改称北海郡。
  天宝初年，李邕出任北海郡太守，世称
“李北海”。

  李邕，字泰和，天资聪慧，幼承家学，少
年时以擅长辞章而闻名。盛唐时已是名士、
文学家、书法家。其父李善是唐代著名学者，
人称“书簏”。

  李邕年轻时就有名气，文采好且为人正
直，史载李邕“素负美名……人间素有声称，
后进不识，京洛阡陌聚观，以为古人。或传眉
目有异，衣冠望风，寻访门巷”。其文章、书
翰、公直、词辨、义烈、英迈皆过人，时称“六
绝”。尤长于碑颂，书法初学王羲之、王献之，
后自成一格，笔力雄健，气韵浑厚，被誉为
“书中仙手”。
  今青州有“司空公青州刺史临淮王像
碑”，俗称“大齐碑”，碑阴刻李邕书“龙兴之
寺”四个大字。
  《旧唐书》记载：“时议以为自古鬻文获
财，未有如邕者。”李邕的人格魅力与艺术成
就 ，使其成为盛唐文化史上一位标志性
人物。
  李邕生性豪爽，为人耿介磊落，不畏权
贵。他爱惜英才，时常以家资救助孤苦，周济
他人。
  十分敬仰李邕的李白与李邕在齐鲁相
逢，成就了一段轰动文坛的千古佳话。
  李白，字太白，号青莲居士，有“诗仙”之
美誉。诗风雄奇豪放，想象丰富，语言流转自
然，音律和谐多变，善于从民间文艺和神话
传说中吸取营养和素材，构成其特有的瑰丽
绚烂的色彩，是极具个性特色和浪漫精神的
诗人，达到盛唐诗歌艺术的巅峰。据记载，天
宝三年（744年），李白在长安受到权贵的排
挤，被“赐金放还”，离开朝廷，开始云游
四方。
  在这之前，两人曾有一场不快之遇。
  早在二十多年前 ，李白年少自负 ，
胸怀大志。漫游渝州时 ，曾专程登门拜
谒时任渝州刺史的李邕 ，希望得到举荐
赏识。
  《旧唐书》称李邕“颇自矜”，面对生性狂
放不羁、不惧礼法的李白，李邕甚是不屑，并
加以斥责。心高气傲的李白心绪难平，当即
写下了《上李邕》，诗曰：

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
假令风歇时下来，犹能簸却沧溟水。

世人见我恒殊调，闻余大言皆冷笑。
宣父犹能畏后生，丈夫未可轻年少。

  李白借大鹏自喻，自叙天资高远，志向
不凡，并借用孔子“后生可畏”的典故，对李
邕瞧不起自己的态度表达不满。
  时至今日，李白“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
直上九万里”的千古名句，焕发出跨越千年
的时代生命力，生动诠释出我们奔赴民族复
兴之路的昂扬气魄。
  时隔二十多年，李邕、李白重逢，一笑泯
去曾经的怠慢与不悦，李邕已欣赏李白的才
华。他们有时畅谈痛饮，有时到深山道观去
“寻仙”。李邕历尽宦海浮沉，李白满怀仕途
郁愤，一腔心事尽付席间杯盏，万千愁绪消
散于松间青烟。
  李白听闻李邕曾上疏朝廷救下一位为
夫复仇的女子一事，深受触动，曾挥毫写下
《东海有勇妇》：

梁山感杞妻，恸哭为之倾。
金石忽暂开，都由激深情。
东海有勇妇，何惭苏子卿。
学剑越处子，超然若流星。
损躯报夫仇，万死不顾生。
白刃耀素雪，苍天感精诚。
十步两躩跃，三呼一交兵。
斩首掉国门，蹴踏五藏行。
豁此伉俪愤，粲然大义明。
北海李使君，飞章奏天庭。
舍罪警风俗，流芳播沧瀛。
名在烈女籍，竹帛已光荣。
淳于免诏狱，汉主为缇萦。
津妾一棹歌，脱父于严刑。
十子若不肖，不如一女英。
豫让斩空衣，有心竟无成。
要离杀庆忌，壮夫所素轻。
妻子亦何辜，焚之买虚声。
岂如东海妇，事立独扬名。

  这首诗句句铿锵，既赞颂了女子舍身复
仇的凛然侠气，也褒扬了李邕体恤民情、扶
正世风，为官的仁义与胆识。

  遥想当年，李邕温文尔雅，李白豪情未
减，杯盏交错间，过往的傲慢与偏见，皆消融
于这迟来却珍贵的相逢里。
  从“丈夫未可轻年少”的傲骨铮铮，到
“英风豪气今何在”的深切缅怀，这次重
逢 ，是盛唐气象下两个孤傲灵魂的一次
和解。
  岁月如风，昔日渝州的不悦，终在此
时化为把酒言欢的深情。没有权贵的冷
眼，少了少年的轻狂，多了历经沧桑后的
彼此懂得与珍惜。李白的豪迈不羁仍在，
而对前辈的不悦已逝，初心的笃定，和向
李 北 海 表 达 的 敬 意 ，流 淌 于 他 的 诗 句
之间。
  李白与李邕的相逢，多了诗意氤氲。也
因为李白与李邕的相拥，让历史上多了一个
承载盛唐气象、侠义精神与文人风骨的文化
符号。
  相聚的岁月匆匆而过，离别之后却世事
难料。
  天宝六年（747年），奸相李林甫罗织罪
名构陷，李邕惨遭杖杀。李白得知噩耗后悲
痛不已，在《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中写
道：“君不见李北海，英风豪气今何在！”绵长
哀思隔着岁月山河，道尽对故友的追念与
不平。
  后来，李白流放途中滞留江夏，凭吊李
邕故居，写下《题江夏修静寺》，以“平生种桃
李，寂灭不成春”感叹李邕一生提携后生却
含冤而逝的悲剧，表达了对故人的无限惋惜
与敬仰。
  北海风清。李白与李邕的往事，让这
片沃土滋生出月光般绵长的浪漫。这一
场流光溢彩的盛唐名士的相逢 ，把文人
风骨、侠义仁心、知己情谊，融进了这片
土地的一草一木。岁月的注脚里，大鹏展
翅的豪情、北海名士的气节，伴随着千年
诗文的流淌，酿就的不仅是文学的瑰宝，
更是中华民族精神家园中永不熄灭的
灯火。

陶井圈的外沿唇壁（资料图片）。


